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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
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
称，成为新中国的国号，响彻世
界。

很多人不知道，在确定这一国
号之前，曾经有过一番争议，特别
是围绕使用简称讨论激烈。本文所
讲述的，就是国号背后的故事。

早期的建国构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建
立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二大时，
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党提出了
建立共和国的构想。到了1931年，
囿于当时的情形，中国共产党在江
西 瑞 金 成 立 “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苏维埃”显然具有鲜明的
苏联色彩。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突
显。1 9 3 5年1 2月，瓦窑堡会议指
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
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
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
的形势和任务下做出的一种调整，
但仍没有放弃“苏维埃”的称谓。
1936年8月，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
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致
中国国民党书》中，将“苏维埃人
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
主义论》，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毛泽东
强调：“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
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
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
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
的共和国。”由此可见，“民主”
与“共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
的重要价值取向。

黄炎培、张志让提出条陈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审时
度势颁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实现并召集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
开启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得
到各方面积极回应。毛泽东在8月1

日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提出要
“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后一段
时间，一直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
和国”这个名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

开幕。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高呼“中华人民民
主共和国万岁”！

国家称号关乎国体，兹事体
大。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的一些代表
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
称提出了不同意见。黄炎培、张志
让专门给新政协筹备会写了一个
《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
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
主国”》的条陈。

黄炎培、张志让的意见引起筹
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视。秘书长李
维汉6月19日批示“抄送主任、副
主任委员与各组长”。

张奚若为新中国起名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分六
个小组承担相关的筹备工作。其
中，第四小组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
草案。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
组长。1949年6月18日，第四小组召
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泛交换意
见后，推举以张志让为召集人的7

人委员会准备讨论提纲。
6月23日，起草提纲委员会召

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开场提出讨
论的要点，首先就是“对国家名
称，有不同意见”。在发言中，张
东荪认为，国家名称与制度比起
来，制度更重要。林励儒提出，国
家名称无论是用哪一个，皆简称
“中华民国”，故有把国家性质表
明的必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
先生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字太
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
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叫中华人民
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
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他认为这个名称虽长，解释起来容
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民主
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
家。”

为慎重起见，此次会议将“中
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皆简称：中华
民国)”，并列提出来，供代表们讨
论。

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
体会议修正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初
步草案》，提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常委会审议。从这次会议的档
案资料上可知，“新政治协商会
议”已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改为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笔者注)”，国家
名称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名称的改变应该在当年 8月
份。薄一波曾回忆说：“1949年8月
14日，我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决定：一、新政协正式定名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国号
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9月10

日正式开会(后因文件起草未完成，
改为9月21日)。”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政协组织法草
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
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在提交全体会议的文件里，新
的国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董必武在9月22日全体会议上，就
政府组织法草拟过程作出说明。总
纲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名称，他
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
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
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
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

若以为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
们现在采用了这个名称。因为共和
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
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
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
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
字重复一次了”。

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

对国号争议最大的是简称问
题。正如黄炎培、张志让的条陈中
所指出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中华
民国”这个称谓。在政协讨论时，
一些代表提出，应该将简称写入
《共同纲领》。这是个习惯称谓，
写进纲领可以照顾到统一战线中的
各个组织。但更多代表认为，“中
华民国”代表旧中国的统治，新中
国应是新民主主义的，反对将“中
华民国”简称写入《共同纲领》。
鉴于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只有提交
人民政协正式会议讨论。

新政协筹备会已确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名称。然
而，在提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
组织法中的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
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是
否应去掉原稿中的这句“简称中华
民国”呢？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后，尽管会务繁重，周恩来还是于
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
国饭店举行宴会，邀请20多位政协
代表参加。他们大多是70岁上下的
老者。

宴会之前，周恩来先讲了开场
白。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
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
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
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
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
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
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
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
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
么高见。

黄炎培首先发言说：我国老百
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
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
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三年之后再
去掉，并无不可。

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何香凝
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
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

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
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
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
的意见。

随后发言的周善培是位前清进
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
他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说：我
反 对 仍 要 简 称 ，什么 “ 中 华 民
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毫无好
感的名称。2 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
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
革 命 和 辛 亥 革 命 的 性 质 各 不 相
同。

8 1岁高龄的美洲侨领司徒美
堂听不懂北方话，由其秘书司徒
丙鹤陪同参加新政协。这次，也
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
听。听到此，司徒美堂猛地站起
来，要求发言。宴会厅里静下来
了，只听他说：我也是参加辛亥
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
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
绝 无 好 感 。 理 由是， 那是中 华
“官”国，与“民”无涉。2 2年
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
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接着，
他又激动地说：我们试问，共产
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
亥 革 命 不 同 ？ 如 果 大 家 认 为不
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
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
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
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
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
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
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
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
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慷慨激
昂，掷地有声。言毕，大厅里顿时
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并说：
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
应该去掉！张澜、陈叔通也表示反
对用简称。当天发言者18人，有16

人主张不用简称。最后，周恩来表
示，要把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报给
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
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1949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去掉国号
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自此，
新中国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中华
人民共和国。

(据《人民政协报》)

从湖北省巴东县城坐车绕着山
路行驶一个半小时后，记者来到官
渡口镇观音岩村村民黄厚勇家中。
黄厚勇是抗美援朝老兵黄忠茂的三
儿子，老人跟他生活在一起。

没有老照片、没有旧军装、也
找不到立功证书，这家人似乎跟
“抗美援朝”没什么关联。“家中
曾遭遇大火，很多东西都烧没了，
前几年还能看到一两张老照片，这
两年也都找不到了。”黄厚勇说。

今年91岁的黄忠茂，喜欢坐在
自家的小院里晒太阳。他早些年便
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现在愈发行动
不便。

“战场湿寒，父亲的膝盖落下

病根，这几年变得更严重了。”黄
厚勇说。

黄忠茂是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紧接着便随部队开赴东
北，参加垦荒。“把枪、炮都放进
仓库，种出来的玉米、黄豆等交给
政府。”他说。

时光流逝，老物件慢慢遗失，
但记忆却并未抹去。靠着儿子大声
翻译，黄忠茂讲起了自己记忆中的
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作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42军124师的一名战士，黄忠
茂随部队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25日，黄草岭战役
打响。这是42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的第一仗，也是黄忠茂内心深处轻
易不敢触及的回忆。

“美军飞机像苍蝇一样在我们
头上轰炸扫射，扔下的炮弹就在身
边爆炸。我们被炮弹炸起的土埋起
来，有尺把深，然后又被战友们再
挖出来。很多战友被炸得面目全
非 。 多 年 来 ， 我 一 直 不 忍 心 回
想。”黄忠茂哽咽道，那时早忘了
害怕，只知道自己还活着。

“死守阵地，决不能后退一
寸，是我们唯一的信念。”黄忠茂
说。

在一次执行护送战略物资的任
务中，黄忠茂所在的运输车队被敌
人发现。敌人释放信号枪、点燃车

队周围的枯草、树叶。黑夜中，美
军轰炸机循着信号飞来。

“汽车周围的火光势必引来敌
机精准轰炸，运输车队恐怕保不
住。来不及多想，我跳下车就用衣
服去扑火。”黄忠茂说。

同行的战友看见火光中有个人
影晃动，以为是敌人，拿起枪询
问：“你是谁？”

“是我，黄忠茂。”黄忠茂立
刻回答道。

“由于火被扑灭，敌机在我们
头顶上打了几个转转，没找到目
标，没炸着我们的汽车。战略物资
被安全运送到前线。”黄忠茂说，
因为成功保住满载的运输车队，他

荣立二等功。
1956年，黄忠茂转业回乡。
“我不识字，便选择转业。”

黄忠茂回忆说，当时国家号召他们
当好国家的支柱，建设农村。

黄忠茂重新回到生养他的那片
土地，拿起锄头，当起了农民。

“带领乡亲们开垦土地，看着
周围人都有地种、日子越过越红
火，我非常开心。”老人的言语中
饱含着对土地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前，黄忠茂当过长
工、也曾被捆走当壮丁，跟当时所
有的农民一样，他一直梦想着有一
块自己的田地、能安稳地过着自己
的小日子。

“儿时听父亲讲战斗故事，我
竟觉得‘好玩儿’。后来才慢慢理
解，父亲九死一生是多么不容易。
我经常教育儿女向他们的爷爷学
习，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建功军
营、保卫祖国。”黄厚勇说。

(据新华社)

经历九死一生，从不计较名利

抗美援朝老兵，回乡当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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